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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 年出生的我，目睹了改
革开放 40 年带给中国各方面的
巨大变化。尤其作为一个常年在
外工作的游子，感受最深的莫过
于通讯及出行的变化。上世纪 70
年代末，我还没见过电话啥模样，
寄到偏僻乡村的书信甚至需要一
个月，好多乡镇还不通公路，自行
车都是奢侈的交通工具，人们外
出很难，在外地工作和生活的儿
女根本无法照顾到家人，甚至连
父母去世，都难以赶回。90 年代
初，座机电话的安装和话费还比
较昂贵；高速公路也很罕见，去外
地打工求学的人出行主要依靠绿
皮火车，那时的火车站人山人海，
窗口前是买票者排起的长龙，候
车室挤满了等待的候车人。如
今，智能手机普及，视频聊天，买
票购物，足不出户都能搞定；高速
公路随处可见，高铁逐年增多，人
们出门的选择多了，回家的路变
得更加便捷顺畅了。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
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
的笑/多少的哭/回家的路/数一数
一年三百六十五/数一数日子有哪
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
福幸福……”

或许是年龄缘故，我愈发喜
欢刘德华的这首《回家的路》，有
时听着听着竟不觉泪流满面。“多
少的笑/多少的哭”它让
我 想 到 了 70 年 代 的 父
母、90 年代的我以及现
在女儿的回家路。

70年代，父母回家路

一辆自行车，一天，一
百多公里。

我小时候的生活里很
少有父亲的画面。那时母
亲带着我们姐弟在白水乡
下，父亲独自在省城工作，
每个月只能回来一次。从
省城到家一百多公里，父
亲就靠一辆破旧的 28 自
行车，从天不亮就出发,天
黑才到家。

那个时候小，还不知
道骑行路上的艰辛，总是
埋怨父亲到家太晚离家
太早。记得那是个夏天，在还差
几里路就到家的时候，想着很快
就能见到老婆孩子，父亲一高兴
就加了速，却被路边摊晒的麦粒
滑倒，带着的鸡蛋全摔碎了，他不
顾腿上还流着的血，赶紧把摔碎
的鸡蛋用袋子揽了起来，直到深
夜才一跛一跛地回到了家。看着
父亲腿上的伤和一袋破碎的鸡
蛋，我们姐弟都哭了。

一封信，一个月，一个女儿的泪。
虽然乡下的生活很苦，但在我

的心目中，母亲一直很乐观。即使
再忙再累，也很少见她唉声叹气，
更没有见她流过泪。不！其实在
我印象中有过，但仅仅有过一次，
那就是在我 10岁那年。

记得是个麦收的时节，母亲从
场里碾过麦子回来正准备给孩子
们做晚饭，就接到了村长送来的一
封信，说是老家寄来的。由于母亲
不识字，就由我念给她听。“家母去
世，已安葬完毕。请你不要太难
过。知道你离家远，赶不回来，所
以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你……”念着
念着，就有了母亲的抽泣声，泪珠
顺着她的脸颊流了下来。“妈没了，
妈没了，我都没能去送送她……”
母亲嘴里念叨着，却又无能为力，
因为姥姥已经去世一个月了。

我知道，母亲自从离开老家，
就再也没有回去过，一来家里走不

开，二来路途遥远，“光路上就得四
五天，路费也贵……”那时整个村
里都没有一部座机电话，更别提手
机了。和老家唯一的联系方式
——书信，也得一个月才能收到。

90年代，我的回家路

一个电话，一晚上，一桌团圆饭。
1992 年，父母先后离开了我

们，走时一再叮嘱要替他们多回
山东看看亲人，所以每隔几年，我
们姐弟都要回趟老家。“姑妈，咱
们老家聚……”记得那是 1995 年
春节前夕，我们和远在长春居住
的姑妈在电话里说好在千里之外
的老家相聚。

那时车票是要提前在窗口购
买的，好多出远门的人首先必须先
单独跑一趟车站买票，再按票上的
发车时间到站乘车。有些路远的
人为了省一趟跑火车站的路费，买
完票后就在火车站死等，有时一等
就是数十个小时。由于我在渭南
市区上班，所以就按姐姐们提前订
好的日期，及时去火车站买票，为
了买到座位，我们只能乘坐三天以
后的火车。姐姐们当天下午从白
水出发，两个多小时后到达渭南火
车站。晚上 7点 30分进站上车，次
日清晨 6 点多，就到了商丘火车
站，再乘一个多小时的汽车，就到
了目的地。也就是说，我们用一晚

上的时间就走完了父母当
初四五天的路。一进家
门，一桌热腾腾的团圆饭
就摆上了桌。一家人有说
有笑，暖意融融。

我还清楚地记得，在
回来的绿皮火车上人特别
多，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
为了能挤上去，把孩子先
从窗口交给车上的人，自
己却没能挤上车。看着列
车带着孩子远去，她不停
追着喊“我家孩子，我家孩
子……”我们虽然上了车，
因为没买到座位，在火车
上站了整整一夜。那时虽
然很辛苦，但一想到那桌
团圆饭、姑妈以及老家的
亲人，我们累也快乐着。

2018年，女儿的回家路

一小时，一个人，一只行李箱
今年，女儿考上了省城的重点

高中。我和媳妇还有些犹豫，“孩
子虽然住校了，可每周末咋回来？
咱又没车……”“不用，我自己坐车
回来。”“你一个人行么？”“咋不
行？！高铁二十分钟就到了，普通
火车也就四十分钟，大巴车全程高
速最多一个小时……”就这样，“一
小时，一个人，一只行李箱”不足十
五岁的孩子开始了她的回家路。

“路上慢点，把行李看好。要
是想家了……”每到孩子走的时
候，看着她幼小的身躯推着一只大
大的行李箱，我心里还是有些不
舍。“别啰嗦了，爸！我都多大了，
再说我带着手机呢，随时可以打电
话，还可以视频，跟在家里有啥区
别。”孩子的一席话，突然提醒了
我，现在是 2018年了。

又到了周末，虽然孩子一再劝
阻，我还是准时出现在了出站口，
远远地看见女儿推着行李箱，我突
然又想起了父亲的自行车，母亲的
泪，我的那次老家之旅以及那首
《回家的路》：

“……什么是贫/什么是富/回
家的路/数一数岁月溜走的速度/
数一数一生患难谁共处/一切慢慢
清楚/回家吧/幸福幸福……”

（渭化公司）

回
家
的
路

孟孟

力力

黄陵矿业公司 1989 年 9 月开始筹建，
30 年间，黄陵矿业从小到大、由弱到强，
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也见证了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煤炭工业从世界落后到世界
领先的发展历程。

采煤：从原始炮采到智能化开采
先期建设的黄陵矿业一号煤矿、瑞能

煤矿和双龙煤矿都使用过炮采工艺，安全
状况不好，年产量只有几十万吨。后来开
始使用综采技术，产量逐年提升，安全状况
也逐步改善。2013年一号煤矿在全国率先
使用智能化开采，立足企业实际，联合国内
相关高校、科研机构和煤炭装备制造企业，
避开了“煤岩识别”等世界性难题，另辟蹊
径，率先确立了基于可视化的远程干预型
智能化无人综采技术路线，有效解决了煤
矿综采工作面生产过程复杂、开采装备系
统庞大、作业环境恶劣等问题。2015年全
国煤炭工业智能化开采现场会在黄陵矿业
公司召开，智能化开采技术开始在全国煤
炭企业推广。现在黄陵矿区所属的 4个煤
矿，全部使用智能化开采，采煤工在地面调
度室操作采煤机，不用再下井跟机作业，实
现了煤炭开采技术的革命。尤其难得的是
智能化开采使用的是全套国产化设备，其

中的采煤机是西安煤机公司生产的系列
采煤机。煤矿安全状况也完全好转。

经营：从严重亏损到利税大户
1997 年至 2000 年是黄陵矿业最困难

的时期，那时候煤炭市场不好，煤价最低
时，一吨煤只卖 40 元，售价与成本严重倒
挂，亏损严重，人员流失严重。2001 年下
半年，随着煤炭市场的好转，黄陵矿业的

经营状况逐步改善，创造了连续 17 年持
续盈利的纪录。2017年，黄陵矿业公司产
销煤炭 1808万吨，实现利润 37 亿元，上缴
税费 25亿元，成为延安市的利税大户。

现在，矿区盖了 30 多栋住宅楼，职工
都分有住房。职工家庭普遍购买了小汽
车，住有房，行有车，生活条件大大改善。

环境：从脏乱到绿色
1990 年 7 月，矿区刚开始筹建，工业

广场还是一片河滩地。矿区对外的交通
只有一条黄畛公路，车辆经过时，扬起阵
阵尘土，从矿区到西安要走十多个小时。
现在有两条高速公路在矿区附近通过，到
西安只需要 2 个小时。全长 50 公里的铁
路专用线接轨于西延铁路，动车可直达黄
陵车站。

现在，矿井生产的煤炭实行封闭运
输，煤仓贮存，煤不落地。劣质煤用来发
电，灰渣用来制砖和水泥；矿井的废水净
化后，用做发电用水；矿井瓦斯实行采前
预抽，还建有瓦斯发电厂。实现了固体废
弃物、废水、废气的综合利用。

采煤不见煤，采面不见人。这是黄陵
矿业的真实写照，如今走进黄陵矿区，感
受到的是天蓝水绿。 （集团公司机关）

美丽的黄陵矿业公司美丽的黄陵矿业公司 陈曦陈曦 摄摄

黄陵矿业焕发新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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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乡来到煤矿，转

眼间已过去了很多年。
当我扎根在这里的时

候，总会挂念着依旧在家乡
耕耘土地的父母亲。如今，
拿起电话，父亲总是说让我
们尽管放心，现在农村变了
样，生活也很自在，只要不
懒，谁都饿不上，日子过得红
火着哩。

回想从小至今故乡在时
光荏苒中的变迁，不由让人感
慨万分。

三十多年前，我出生在
陕南的一个偏远山村里。虽
然改革开放已经过去了十
年，可是对于偏远的家乡来
说，改革的春风只能让世代
耕耘土地的父辈们刚刚填饱
肚子。每年粮食收回后，父
母亲总是要将一部分粮食精
挑细选，那是要给国家上交的税粮啊！“种地纳
粮，天经地义”，自古以来，在土地上耕耘的农
民们把纳粮早已当成了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一早起来，父亲便扛起了早已准备好的粮食去
了粮站，傍晚还未回家，在那个“交流基本靠
吼”的年代，母亲很是担心，我们只得去远处接
父亲。终于见到父亲了，却见父亲满是惆怅，
母亲知道，今年纳的粮可能又被扣了斤数了。

我知道父亲心疼的缘由。故乡在高山之
上，土地贫瘠不说，连种地的化肥都要从山底
下一袋袋扛上山，那时候雇人扛一袋化肥需要
五块钱，可是父亲和母亲舍不得那五块钱，那可
是从土地里刨出来的钱啊！父亲和母亲就在农
忙之前购好肥料，自己用肩膀一袋袋扛回家，母
亲早已积劳成疾，腰也不好，可是她依然用柔弱
的肩膀扛着“希望的家”。地里的庄稼全凭靠
天吃饭，遇到旱涝，收成就会大受影响，纳粮
就成了父母亲的心病，每次纳粮前，他们总是
会惆怅许久，若遇顺利完成任务，父亲都会高
兴地喝上几盅。转眼间，我和哥哥上学的时
间到了，虽然只是几块钱的学费，父亲和母亲
也很焦虑，毕竟家里能够变钱的东西就剩柜
里的那些粮食了。篝火旁，母亲为我和哥哥
纳着鞋底，父亲一盅盅地喝着酒，煤油灯下衬
着父亲涨红的脸，“明天再卖两袋麦”，父亲猛
喝下一杯酒后斩钉截铁地说。

我在上学的时光里长大，在历史课本上，
我学到了中国几千年的纳粮历史。作为传统
的农业国家，在重农抑商的古代，“初税亩”

“两税法”“一条鞭法”“摊丁入亩”等农业政策
体现着统治阶级对于农民管理的变迁。然
而，不变的是农民始终被土地所束缚，历代封
建统治者始终未能跳出农民负担越减越重的

“黄宗羲定律”。
2006 年，是农村历史上应该被铭记的一

年。中国农民交了几千年的“皇粮国税”正式
被取消了，对于在土地上耕耘的父母亲来说，
无疑是让他们最开心的事情。而后国家的政
策对于农村越来越倾斜，种地不仅不用交钱，
而且还有国家的政策性补贴，辛勤的父母亲终
于放下了在土地上耕耘带来的负担感。

虽然远离了故乡，可是每次回到故乡看到
的变化总让人惊讶。几十年间，村里不仅告别
了煤油灯时代，通上了水泥路，更多人还盖上
了小洋楼，时光让故乡变了样。父母亲再也不
用担心温饱问题，土地也不再是以种植粮食为
主，继而种上了经济作物，技术和资金帮扶让
故乡的农民们增收增效。同时，搭载着改革的
便车，“南水北调”“陕南大移民”“精准扶
贫”……故乡的变迁依然没有停止，一如我从
农家子弟成为煤矿工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从
大山里走向了城市，在城市里安居乐业。

人们总是期望诗和远方，离家久了才发
现，其实诗和远方都在故乡。40年的改革开
放，40年的故乡变迁，时光在岁月中书写着美
好的诗情画意，期盼着故乡越来越美好。

（黄陵矿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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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市东北角的东、北二环交界处，若干年前
曾被人称之为西安“北大荒”的偏僻城市角落，座落
着一个中国煤炭系统大型采煤机械龙头制造企业
——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原西安煤矿机械厂）。

1971年，我以一个“老三届”知青的身份有幸
被招工来到这个我很陌生的工厂。从上小学、中
学到下乡当知青农民，还从未见识过工厂的模
样，却从此和她结缘，并且是不离不弃，共同跨入
了 21世纪。我在这里工作、学习、生活至今已 40
多年，与她同奋斗、共命运，这里已然成了我的第
二故乡，我的家，我晚年余生的精神归宿之地。

西安煤矿机械厂于 1951年创建，先后隶属于
中国煤炭部、陕西省属燃化局，2008 年经由陕西
煤业化工集团公司和中国煤矿机械装备公司重组
为西安煤矿机械有限公司。但万变不离其宗，在
我们这些个老职工的感情深处，她，还是我们的西
安煤矿机械厂——老西煤机厂，永远不会变。

经过多次变革的西煤机厂，经历了半个多世
纪的发展历程，已成为我国大型采煤机设计和制
造业的领军骨干企业。她先后开发了几十种系
列产品，上百种新型的先进产品，展现了从建厂
至今六十六年的辉煌
成就。在我们这些当
年的青工，如今已年
介七十的退休老职工
的记忆里，上世纪七
八九十年代时期那老
西煤机厂的光荣岁月
永远也难以忘怀！

我记忆中的 70 年代，西煤机厂就以中国生
产采煤机械的骨干企业立足于国内煤矿机械制
造行业。记得当年我们这些刚刚进厂的青工，
就被当时厂里如火如荼的革命和生产热潮所感
染，见识了从未经历过的工厂生产热情高涨的火
热场景。来自国内各地煤矿机械及其他机械制
造行业的科技人员和生产精英，成团结队地来到
我们厂，与我厂设计制造工程师及生产车间技术
工人进行学术和技术交流，甚至于有越南等国外
的技术团体也争相来我厂观摩学习。著名的数
学家华罗庚也千里迢迢从北京来我厂亲临指导，
推广科技“优选法”。

70年代中期，西煤机厂为改变小型采煤机械
生产较为落后的局面，研制开发出大型“150”型
采煤机组，一时间厂里沸腾起来了。全厂上下职
工大会战三个月，一鼓作气成功制造出来的第一
批产品立即投入到煤矿生产第一线——铜川矿
务局，得到了煤矿第一线的好评。我作为厂检验
科化验室的一员，从钢炉炼钢化验检测的精益求
精到后来的直接参与到机加工车间热火朝天的
大会战之中，一个从未在车间里干过机械活的弱

女子，能亲身投入到这么一场激情四射的生产大
会战中，真的是非常自豪！

记得当时的全厂职工从技术人员到一线工
人，大家全部都全力以赴、废寝忘食、加班加点，
大干 100天！我们两个化验室最年轻的化验员也
被抽调出来置身于机加工生产车间第一线，配合
着车床师傅的工作，传递工具，传递备加工机组零
件……后来在新研发的重量级“300型”大型采煤
机组的又一轮大会战中，全厂职工依然是精神抖
擞，意气风发，一直战斗到敲锣打鼓夹道欢送“300
型”大型采煤机组运往煤矿第一线的最后一刻。

岁月如梭，转眼间与西煤机厂共同跨越 20
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世纪，我们也从青春走向暮
年。人虽然退休了，离开了工作几十年的岗位，
但西煤机厂仍然在我们的心中，因为她的光荣与
辉煌，因为她的未来与梦想！

忘不了矿山路通往西煤机厂区沿路的参天
大树，因为它见证了我们的曾经，每天清晨的自
行车车流大队迎着灿烂的朝霞而来，傍晚踏着温
馨的夕阳西下而归，成为当时每天的一道亮丽风
景线。忘不了老煤机厂区机器轰鸣的机加工车

间和钢花飞舞的铸造
车间，沸腾的钢炉旁炼
钢工人那挥汗如雨的
灿烂笑脸，当然也忘不
了我这个化验员为了
保证钢炉炼出优质钢
材而昼夜奋战在化验
室，精确分析做化学实

验的日日夜夜。
忘不了西煤机大礼堂里不时传来的激情昂

扬的“咱们工人有力量”的工人大合唱，也更忘不
了我们在这片土地上衍生出来的后代们，在这个
温暖的工人大家庭的幼儿园、子弟学校长大成人
的点点滴滴……

跨越半个世纪的历史长河，追忆似水流年的
往昔岁月，我们无尽怀念、无限感慨，因为我们为
之奉献过青春的西煤机厂，我们为她的建设挥汗
如雨，为她的壮大添砖加瓦，为祖国这个大家，西
煤机这个小家的辉煌奋斗过！

今天，我们已进入了夕阳红的年龄，依然生
活在这片为之奋斗了几十年的热土上，沐浴着
改革开放的阳光和西煤机厂给予我们的温暖，
幸福快乐地生活着。人虽已老而心却依然年
轻，西煤机社区花园里处处能够听到我们这些
退休老人爽朗的笑声，每天清晨能看到中老年
锻炼队的欢歌热舞，听到“枫之韵”中老年女子
合唱队悠扬的歌声……

难忘的西煤机厂，我永远的西煤机情怀！
（重装集团）

我和西煤机
韩曼云韩曼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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